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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来时路 整装再出发
—简述从《救国报》到《唐山劳动日报》的烽火岁月（6）

□ 王烁辉

微虫小物
（二）

□ 于东兴

蝲蝲蛄

蝼蛄，俗称蝲蝲蛄，钻地咬根的害虫。若看到

地面鼓起一溜溜浅浅的凸起，那一定是蝼蛄在地

下穿成的隧道。如发现苗禾打蔫枯萎，多半是这

家伙在地下潜行时，咬断根茎的结果。过往大田

菜地，被其咬断根茎而至庄稼败死的现象非常普

遍。尤其是表土潮湿疏松的盐碱之地，蝼蛄串过

的地皮，像一道道裸露的青筋，其所经之处，稼禾

尽毁。碱地本就不发苗，让蝼蛄一闹，缺苗断垅，

严重时甚至要毁种。

蝼蛄危害稼禾，人人痛恨，必欲除之而后快。但

这家伙却是个小小的歌手。

夏秋之际，田野窗外，蟋蟀鸣声四起，如泣如诉；

蝉鸣清音激越，高亢嘹亮；蝈蝈露下彻夜长鸣，俗耳

为之一清……在虫儿们的大合唱里，也有蝼蛄在鸣

叫。蝼蛄虽声名狼藉，唱起歌来却不难听，在田野院

落隆起的土背里，或是乱石瓦砾下，其“咕咕”声似笙

管长笛，细细听去，也有几许清越之音。

人们对蟋蟀、蝈蝈、蝉，甚至蚯蚓的歌唱，都不乏

赞美之辞，对蝼蛄的鸣叫，却少有人提及，有的多是

轻蔑与不屑。如，“听蝲蝲蛄叫，就不种地咧？”还有，

就是除之而后快的决绝。

蝲蝲蛄这个笨拙丑陋的家伙，亦可化害为用。

医书上说，蝼蛄干粉可入药，治水肿，有利水通便

之效。

世上没有绝对无用的东西，有的只是用途尚

未被发现而已。

山石脸

“山石脸”是陡河里最有名的鱼。色如褚石，长

约寸许，通身有小黑斑点，面条鱼一样细若无骨，身

体却极坚韧，是淡水鱼中的珍品。这种鱼长在上游

山水之中，自带山石之色。山洪下泄，成群的山石脸

被激流裹挟，一路南奔，直抵百余里外的草泊。

洪水过后，它们锲而不舍，溯流北上，游向故乡，

一路顺畅，但途中一座闸桥挡住了进路。桥在董各

庄，名乐善桥，乾隆年间所修，石砌七孔，孔内皆矗丈

余高闸板。闸桥是“上河”“下河”分界处。前番闸板

吊起，洪水怒泄，上河下河水流无阻。洪水退去，闸

板复位，上河下河又形成一丈多高落差。上河水自

闸板上飞流直下，砸在桥炕上，哗哗作响。这时，鱼

儿要想游过闸桥，无疑是在过登天之蜀道。

山石脸游到桥闸下，面对瀑水，没有胆怯，没

有犹豫，而是奋力向上冲刺。有一次我在大桥下

玩 水 ，踩 着 桥 炕 上 湍 急 的 水 流 ，小 心 翼 翼 来 到 闸

下。看流水从闸顶下泻，竟发现有许多山石脸在

飞瀑中，一点一点向上游着。瀑布水流有三四指

厚，手伸进去，即被击出。可那些小小鱼儿，竟是

垂 直 向 上 游 去 ，一 寸 一 寸 ，极 慢 极 慢 。 有 的 在 瀑

布中，一动不动，像一颗钉子钉在那里，只有尾巴

急 速 摆 动 。 那 一 定 是 筋 疲 力 尽 ，无 力 上 顶 ，暂 时

悬停于此。但这小小鱼儿绝不后退，而是蓄洪荒

之力于一搏 ——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毅力啊!我

不 知 它 们 能 否 冲 顶 瀑 布 ，越 过 闸 板 ，游 到 河 水 清

缓的上游，再游回它们的故乡。

那一刻，我被这小小鱼儿感动了，觉得有一种烈

风般苍劲而壮阔的东西涌动在血液里。

小柳叶

谚曰：“小满鸟来全”。农历小满前后，飞往南

方越冬的候鸟陆续回到北方，村里村外的柳树杨

树上，顿时热闹起来。飞来飞去的鸟儿中，有羽毛

金 黄 的“ 黄 雀 ”，酷 似 麻 雀 的“ 麻 脸 ”，羽 色 鲜 黄 的

“黄莺（黄鹂）”，尾巴修长、一飞就“哗楞楞”响的

“哗楞棒”……最多的是一种不知防人的小鸟，总

是在树梢上跳来跳去。别的鸟见有人来，大都飞

走，这种鸟依旧在你头顶上蹦跳。它是南来的鸟

儿中个头最小的，连尾羽算起，也就鸡蛋大小，因

其羽毛黄绿，藏在树叶间，像一片柳树叶，因此，又

叫它“小柳叶”。少时我用弹弓打鸟，打的最多的

就是小柳叶。

小柳叶落脚高树枝梢，弹丸射在那些树枝上，只

要打不中它就不知飞逃，顶多是跳到附近的树枝上，

依旧用柔软的嗓儿在唱。

在“ 除 四 害 ”那 年 ，麻 雀 曾 被 列 为“ 四 害 ”之

一 ，成 为 消 灭 的 对 象 ，我 们 小 学 生 也 领 到 了 打 麻

雀 的 任 务 ，（交 两 只 麻 雀 腿 为 一 只 麻 雀）。 麻 雀

少 了 ，我 们 就 拿 野 鸟 的 腿 混 充 ，而 混 充 的 鸟 腿

中 ，多 是“ 小 柳 叶 ”。 这是鸟儿的悲哀，也是我心

中的隐痛。

很久以后，我知道这种鸟叫“柳莺”。每年秋天，

柳莺随大批候鸟飞往南方，到越南、缅甸、印度去越

冬。万里征程，高山大河，风霜雨雪，它们小小的生

命要经历多少苦难！每年春天，又总是不远万里，回

到我们身边，带来春的喜悦、夏的绚丽。

其实，飞到我们身边的候鸟，不都这样的经历

吗！对它们柔弱而坚强的生命，应深深地感激、尊

敬，爱护。朋友们，爱护鸟吧！把天空麦田和柳林留

给它们，让它们无忧无虑地飞翔、歌唱吧！

3.血腥“扫荡”下的
牺牲与坚持

（接上期）

从 1942 年的日伪第四次“治安

强 化 ”开 始 ，日 伪 军 对 冀 东 根 据 地

的 部 署 极 其 严 密 ：在 围 攻“ 扫 荡 ”

前，首先以重兵对冀东基本区构成

4 条封锁线，挖了两条封锁沟，以此

隔断冀东南部与北部山区、东部与

西 部 游 击 根 据 地 之 联 系 。 完 成 部

署后，集中优势兵力，出动汽车、骑

兵、自行车队，于夜间奔袭、多路包

围，拂晓发起攻击。自 4 月中旬起，

又 由“ 分 进 合 击 ”改 为“ 辗 转 清

剿 ”。 在 清 剿 区 设 置 许 多 临 时 据

点 ，反 复 包 围 村 庄 ，搜 捕 抗 日 军 政

人 员 ，屠 杀 基 层 干 部 、抗 日 军 政 人

员家属、抗日积极分子。

在 此 期 间 ，区 域 封 锁 ，消 息 混

乱，许多同志联系不上，牺牲和失踪

同志的讯息更是难以获得。但幸存

的 战 友 们 从 未 放 弃 对 这 些 同 志 的

追 寻 ，他 们 经 过 半 年 多 的 了 解 、访

问，再经过一番去伪存真的功夫，终

于基本上弄清了布于等同志的牺牲

过程。

布 于 初 到 腰 带 山 的 时 候 ，敌 人

“ 四 次 治 强 ”的 凶 焰 还 没 有 从 鲁 家

峪 向 四 面 铺 开 ，环 境 相 对 还 是 比

较 稳 定 的 。 他 利 用 这 个 机 会 ，搜

集 了 很 多 抗 日 群 众 、民 兵 英 雄 、拥

军 模 范 等 英 勇 斗 争 的 事 迹 ，并 且

写 成 文 章 ，以 备《老 百 姓》复 刊 后

相 继 发 表 。

5 月的腰带山，骤然变得像是 4

月的鲁家峪，一天清早，被敌人围得

风雨不透。布于同另外 3 名同志被

围之后，已经来不及进入事先准备好

的隐藏洞，他们决定突围。但是敌人

的包围圈太严密了，突不出，只好隐

蔽到半山腰的“妈妈洞”里去。这个

洞不同于鲁家峪的火石洞，口大，肚

浅，但是也有个好处，可以依凭洞口

的石头同敌人作战。

布于等人进入洞里，他们的行动

无疑已经暴露在敌人眼前。实际上，

他们也不是到这里来求生的，而是隐

蔽在洞口的石头后面，要同敌人决一

死战。众多敌人包围了洞口但不敢

进洞，而是找来了山间的柴火、干树

枝等，在洞口堆积点燃。烈火燃烧，

浓烟滚滚，向洞内吞噬。起初洞内有

向外射击敌人的仇恨子弹，到午后则

听不到洞内任何声音了。

敌人暂时撤退之后，区里、村里

的干部和老乡们冒险来检查山洞，发

现了布于等 4 位同志的遗体。他们

的衣服、头发被火烧焦，头脸被血糊

住，而枪支仍紧紧地握在已经僵硬的

手里，枪膛里没有一颗剩余的子弹。

年仅 30 岁的布于，和几位战友一起，

拼尽最后一颗子弹，献出了自己最后

一滴热血。

那些张牙舞爪的敌人，始终没敢

踏进这个英雄的洞口一步，却在洞外

扔下了 9具可耻的尸体。

同事们沉痛地谈起记忆中的布

于：他常常背着一个蓝色的布口袋，

内装之物都是《老百姓》报要发的稿

件，还有《救国报》其他稿件和布于写

的一些古体诗词，也装在这个蓝布口

袋里。令人痛惜的是，这些稿件和诗

词都和布于的生命与青春一起在烈

火中付之一炬了。

布于，一位诗人、散文家，一个坚

定的共产党员，用他最后的鲜血、火

热的青春，从容地、英勇地写下最后

一篇威武雄壮却没有文字的散文。

敌人一次次血腥的“扫荡”，给冀

东游击根据地和《救国报》社造成了

重大损失。除布于外，3 位《救国报》

元老也牺牲于这一时期，他们是：

创 始 人 之 一 、刻 写 组 长 尹 铭 钰

（又名范捷民），于 1942 夏，在遵化南

部夜明峪突围战中献出了宝贵的生

命。据说是在遵化平台庄北范庄子

一带，牺牲于敌寇的机枪扫射之下，

时年 29岁；

创始人之一、电台抄收员冯国玺

（又名杜风），于 1942 年暮春，在丰润

县不幸被敌寇抓捕，始终坚贞不屈，

被枪杀于丰润西关，时年 27岁；

创始人之一、印刷所所长严德成

（又名刘敏），1942 年秋，在卢各寨北

部遭遇敌人，在躲过敌人昼夜追捕

后，因疲劳过度大咯血，不久病故，时

年 30岁。

鲁家峪遭遇日寇“扫荡”时，还有

19 位同志牺牲在东峪东山沟车道岭

上的一个天然深洞，后来此地被称作

烈士洞。

《救国报》7 月底复刊后，特别出

了两期悼念牺牲同志的专刊，由幸存

者每人写一篇悼念已故战友的文章，

不论长短，不拘形式，寄托哀思。

分散在各地的同志们见到复刊

的《救国报》，如同接到了归队集合的

号令，纷纷归来。人手渐多，《老百

姓》也随之复刊。

（待续）

作为我国古典小说代表“四大名著”

之一，《三国演义》的故事可以称得上是家

喻户晓。与之相关的讨论中，话题度最高

的莫过于那些身经百战、军功赫赫的将帅

们。这些将军里面，也有我们唐山人的身

影。不过其中有两位名将，居然效力于千

里之外的江南水乡，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说到汉末三国时代割据在江南的一

方诸侯，相信大家都会想到建立东吴的孙

氏父子三代。而其中开创基业的奠基人

孙坚，麾下的四位大将赫赫有名：程普、黄

盖、韩当、祖茂。有趣的是，这四位大将之

中，居然有一半是唐山人！其中程普出身

于幽州右北平郡土垠县，也就是如今唐山

市的丰润区；韩当则是幽州辽西郡令支县

人，按现在的行政区域则算是一位迁安大

汉。在《三国演义》的故事中，程普被称为

“东吴第一员上将”，在赤壁之战时和周瑜

并列为全军的左右都督；而韩当勇猛过

人，曾与周泰联手，恶斗了曹魏第一员猛

将虎痴许褚三十回合，在夷陵之战时也

老当益壮，作为先锋出战。除了家喻户

晓的《三国演义》故事，在真实的历史上，

程普和韩当的确为东吴的基业立下了赫

赫战功，二人同列于著名的“江表十二虎

臣”之中。

说到这里，就让人不得不有一个疑

问：两位出生在北方大地的猛将，为何会

遇上孙坚，并在之后追随他在江南水乡建

功立业呢？

关于这点，在史书《三国志》关于二人

的传记中并没有提到。笔者查阅了许多

资料，终于在一些其他人物的记载中找到

了蛛丝马迹——在《三国志》的公孙瓒传

中，曾经提到“光和中，凉州贼起，发幽州

突骑三千人，假瓒都督行事传，使将之”；

而在另一部史书《后汉书》的公孙瓒传中，

则提到“中平中，以瓒督乌桓突骑，车骑将

军张温讨凉州贼”。这两条记载虽然在年

号上存在不同，但却应该是同一件事情，

那就是发生在公元 184 年，韩遂、边章等

凉州将领对东汉朝廷发动的叛乱。这一

年，汉朝的年号正好从光和七年改元为中

平元年。

按照这两条史料来看，为了平定凉

州的叛乱，东汉曾经从幽州调集了三千

名骑兵前去参战。而日后成为东吴武烈

皇帝的孙坚，此时正以参军的身份和诸将

一同作战。从各种资料上来看，程普和韩

当很有可能就是在这场战斗中作为幽州

的骑兵援军，结识了当时还是基层军官的

孙坚。或许是因为一见如故，于是便从此

开始追随他征战四方，开创了东吴数代的

基业。

两位诞生于华北大地的名将，程普和

韩当在汉朝的西部边疆偶遇了孙坚这位

日后成为一代帝王的君主，随后又作为威

震江南的名将而留下了一个个传说，不得

不让人为之感叹。正如《三国演义》序幕

的赞诗《临江仙》中描绘的那样：滚滚长江

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

空。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

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

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三国时代的唐山名将三国时代的唐山名将
为何效力江南为何效力江南？？

□□ 徐徐 满满

开平于唐代武后称帝时设县治石城

县 ，元 代 设 义 城 县 。 明 永 乐 元 年（1403

年），开平中屯卫由真定府（今河北正定）

移 驻 滦 州 西 90 华 里 石 城 废 县 ，开 平 得

名。在封建社会 1400 年间，虽然各朝各

代的官吏在这里设置衙署，但对其建筑

均无考证。在滦州、滦县旧志书中，对开

平历代署衙也无只言片语的记载，只有

矗立在那里 240 多年的衙门胡同所在地，

默默地述说着自己的历史。

在开平三街一条与二条的连接处，

有 一 条 东 西 走 向 的 百 米 小 巷 。 西 头 是

封闭的，东头在 1976 年大地震前，有一

座 青 砖 砌 就 的 巍 巍 拱 门 吞 吐 着 来 往 行

人 。 但 见 拱 门 上 方 悬 挂 着 蓝 底 白 字 的

街 道 名 牌 上 ，写 着“ 衙 门 胡 同 ”4 个 大

字。穿行胡同中，北侧建有 10 个门口，

南北通行的院落长百米，北门口设在三

街二条。胡同南侧只有 6 个门口，因为

胡 同 中 间 又 出 了 一 条 向 南 通 向 西 大 街

的 耿 家 胡 同 。 胡 同 南 侧 几 家 的 宅 院 有

百米长，也是房屋多、院墙高的大院，早

年都是富贵之家。

走过衙门胡同拱门，坐北朝南的第

一 家 门 牌 1 号 ，虽 然 也 是 3 间 正 房 的 院

落，但建筑风格与众不同，显然不是普通

的宅院。仅大门口就显示出威严气派，

两扇红漆门，门扇转轴处有狮子狗石门

墩相托，门上顶着门钹。登上三级台阶

进入门口，距离门口 1 丈处矗立着一通

影壁，青砖砌垒，青瓦悬檐，散发着其后

的神秘信息。从影壁两侧绕过进入一条

石砌甬路，直达 3 间正堂，“正大光明”牌

匾 高 悬 。 从 正 堂 后 门 穿 过 进 入 二 堂 ，

有 卧 室、书 房、会 客 厅 。 卧 室 是 官 员 一

人 居 住 的 ，而 不 是 官 员 家 属 居 住 ，因 为

封 建 社 会 的 官 员 不 允 许 在 原 籍 500 华

里 内 做 官 ，不 是 像 电 视 剧 里 那 样 家 眷

随 官 员 赴 任 。 衙 门 就 是 开 平 把 总 署 。

听老人们讲“古”，经常提起开平富户刘

玺，于嘉靖十五年（1810 年）捐资建筑开

平把总署。

清朝兵制，凡千总、把总，经制外委

所 统 领 的 绿 营 兵 都 称“ 汛 ”，其 驻 防 巡

逻 的 地 区 称“ 汛 地 ”。 开 平 汛 设 把 总 ，

正 七 品 官 员 ，是 清 朝 兵 制 最 低 级 军 事

官 员 。 据《开 平 区 志》记 载 ，从 乾 隆 五

十 四 年（1789 年）开 平 把 总 周 起 升 算

起 ，至 光 绪 二 十 一 年（1895 年），历 经 6

代 皇 帝 的 106 年 间 ，先 后 曾 有 21 任 把

总镇守开平。

民国时期，“衙门”变成了“滦州商会

丰滦分会”的办公场地。新中国成立后，

衙 门 口 出 卖 给 陈 、李 两 家 个 人 居 住 。

1976 年地震毁坏了房屋建筑，震后由自

家恢复建设，但 1 号院建筑风格大不如

200 年前 ，建筑物容颜也失去了当年风

采。只有悬挂的搪瓷门牌上依然清晰地

印记着“衙门胡同”，不时提醒着人们的

记忆。

开平的衙门胡同
□ 李树生


